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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 岭  者

××向西约四十里 , 有个杀鸡岭 , 长岭尽头 , 连绵不绝罗列

了十三个小阜。 接 近长 岭 第五 与 第 六 个小 阜 之 间 , 一 片 毛 竹 林

里 , 为××第七区的一个通信处。

那地方已去大 路 约 三里 , 大 路 旁数 日 来 每 日 可发 生 的 游 击

战 , 却从不扰乱到这方面来。

时间约在下午五点左右 , 竹林 旁有个 ×× 交通 组 的通 讯员 ,

正在一束秫秸上坐下 , 卸除他那一只沾满泥浆的草鞋。草鞋卸去

后 , 方明白先前一时脚掌所受的戳伤实在不小。便用手揉着 , 且

随手采取蔓延地下的蛇莓草叶 , 送入口中咀嚼。待到那个东西被

坚实的牙床磨碎后 , 就把它吐出 , 用手敷到脚心伤处去。他四下

看望 , 意思似乎正想寻觅一片柔软的木叶 , 或是一片破布 , 把伤

处包裹一下。但一种责任 与职 务上的 自觉 , 却 使他 停 止了 寻觅 ,

即刻依然又把那只泥草鞋套上了。

他还得走一大段山路。他从昨夜起即从长岭翻山走来 , 不久

又还得再翻山从长岭走去。至于那个岭头的关隘 , 一礼拜前却已

为白军部队占领去了。

天气燠热而沉闷 , 空中没有一丝儿微风。看情形一到晚上必

有雨落 ; 但现在呢 , 却去落雨的时间还早咧。远处近处除了一些

新蝉干燥嘶声外 , 只有草丛间青绿蚱蜢振翅��的声音。对山山

坳里 , 忽然来了一只杜鹃 , 急促的鸣着 , 过一会 , 那杜鹃却向毛

竹林方面飞来 , 落在毛竹林旁边一株枫树上。但这只怪鸟 , 似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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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这毛竹林里的秘密 , 即刻又飞去了。坐在秫秸上的那个年青

人 , 便睨着杜鹃飞去的一方 , 轻轻的喃喃的骂道 :

“你娘个鸟的 , 好乖 觉 , 可以 到南 京去 作 侦探 , 一个 月拿 薪

水二百五 !”

远远什么地方送来了一声枪响。假如在岭东呢 , 一只狗完事

了 ; 在岭上呢 , 一个有志气的人完事了。这枪声似乎正从岭上送

来 , 给年青人心上加了一分重量。但这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 , 年

青人却用微笑把这点分量挪开了。没有枪声 , 这长日实在太沉静

了一点 , 伏在一片岩石后 或藏 身入土 窟里 , 等 到机 缘 过岭 的人 ,

这日子 , 打发它走去好象不容易的。

这年青瘦个子的通讯员 , 番号十九 , 为二十个通讯员中之一

个 , 还刚从岭东××第十区的宋家集子赶来 , 带来了一个紧要文

件 ; 时不多久 , 又还得捎一个新的报告向原来地方出发。

半月以来的战事 , 各方面得失不一。自从×××××与××

七区政治局被炸毁 , 长岭 被占 领后 , × ×方面 原有 的 交通 组织 ,

大部分已被破坏 , 因此详细情况不明 , 全部转入混乱中。××总

部与宋家集子及其他各地必须取相当联络 , 各方面消息方能贯串

集中 , 就选定了这样二十个精壮结实的家伙 , 各地来往奔走。正

由于技术上的 成就 , 得 到非 常 的成 功 , 故 × × 与 国民 党 军 事 实

力 , 比较起来虽为一与四 , 不但依然可以把防线支持原状 , 且从

各种设计中 , 尚 能 用少 数 兵力 的 奇 袭 , 使 国 民 党 蒙受 极 大 的 损

失。×××× , ××× , ×× × × ×× × , × × , × × , ××。

但一星期以来 , 自从向南那方面胜家堡与接近水道的龙头�被人

相继占领后 , 总部和各区 的联 络业已 完全 截断。作 通 信工 作的 ,

增加了工作危险与艰辛。番号第六、第七、第十三、第十五、第

二十 , 都陆 续 在 半 路 牺牲 了。 番 号第 二、 第 四、第 十 , 也 失 了

踪 , 照情形看来或跌下悬崖摔坏了。番号第八被人捉去 , 在龙头

�一小庙前边枪决时 , 居然在枪响以前一刹那 , 窜入庙前溪涧深

篁中 , 从一种俨然奇迹 里逃脱 , 仍回 到十区 , 一只 脚 却已 摔坏 ,

再也不能继续工作了。对于通信员的缺额 , 虽然总方即刻补充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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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备员九人 , 但一些新来的人 , 就技术与性格而言 , 一切还需要

训练与指导 , 才能配合斗争要求。因此一来 , 原有几个人工作的

分量与责任 , 无形中便 增加了 不少。 但这是 革 命 ! 是 残酷 战斗 !

各人得咬着牙 , 在沉默里坚持下去 , 等待反攻转机。

小阜前边向长岭走去的 大路 , 系 由× 共修 路队 改 造过 了的。

这条路被某方面称为“ 魔鬼 路”。 大路 向日落 处的 西方 伸出 , 一

条蛇似的翻山而去 , 消失在两个小谷坡边不见了。向东呢 , 为越

过长岭关隘的正路。国民党将长岭占取时 , 所出的代价为实力两

团。长岭关隘虽已被占领 , 然而这里那里尚每日发生游击战 , 便

因为路被改造 , 某方面别动队在这种游击战中 , 一礼拜来也损失

了三个小队。

那只杜鹃又开始在远处一个林子里锐声的啼唤时 , 坐在秫秸

上的年青人 , 似乎因为等候得太久了一点 , 心中有些烦躁 , 突然

站起身来。一只 青 色蚱 蜢 正停 顿 在 他 面前 草 地 上 , 被 惊 动 了 一

下 , 振翅飞去了。 年青 人 极其 无 聊 的向 那 小 生 物 逃走 的 一 方 望

去 , 仿佛想说 :“好从容的游荡家伙 , 世界要你 !” 但他实在却什

么也不想 , 只计算着回去的时节 , 所应经过的几个山涧。

竹林旁一堆乱草里 , 有了索索的声音。原来那里是一个土窟

窿。土窟中这时 节 已露 出 一个 小 小 头 颅来 了。 那 人摇 着 满 是 泥

土、肮脏的小小头颅轻轻的说 :

“兄弟 , 你急了 ! 全预备好了 , 你来 , 你进来 !”

年青的一 个 , 知道 即 刻 又 要 上路 了。 微 笑着 , 走 过 草 堆 边

去 , 与小头颅一同消失到那个草丛里的潮湿土窟中去了。

一会儿 , 他便又从土窟里钻出 , 在日光下立定了。一切都布

置好了 , 他预备上路。

那个有着一颗小小头 颅的 角色 , 从 草丛 间 伸出 , 望望 天空 ,

且伸举起一只瘦黑手来向空中捞了一把 , 很阴郁的说 :

“到了七点八点会落雨的 , 这鬼天气 !”

那一个年青人却用了快乐的调子低低的说道 :

“算什么呢 ? 我还得 让这 阵雨落 下 来 , 方 过得 了大 坡。这 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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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湿了一切 , 也会蒙着那些狗眼睛 !”

小头颅诙谐的说 :

“狗眼睛 , 羊眼睛 , 我告 你 , 见 了 联四 赵 瑞 , 告 他 一声 , 他

明天若来 , 要他莫忘记为我带点盐 , 带点燕麦粉 !”

“他和慰劳队的一个杨八妹好热 , 是老相好 , 三年不见面了 ,

现在又碰头 , 糍粑一般缠在一块。他不同你说过吗 ?”

“什么也不说。你呢 ? 你是不是也———”

“嗨⋯⋯伯伯 , 打仗嘛 , 还缠娘儿们 , 无出息。” 年青人皱皱

眉毛 , 做了一个不高兴的表示 , 不再作声了。

那小头颅也不再作声 , 却从土窟里抛掷出一个大红薯到年青

人脚边。

“兄弟 , 吃了再走 , 时间还早咧。”

年青的却说 :“我不要这个 !” 只一脚 , 把那红薯踢入草丛里

不见了。

“你得等到落雨 时过那 个斜 坡 , 八 点到 三区。 今天 十九 , 还

可以赶得上×× 热 闹的 晚 会⋯⋯ 晚 会 中不 是 有 慰 劳队 演 戏 唱 歌

吗 ?”

年青的开玩笑似的说 :“自然啊 !

“你不想结婚吗 ?”

“我怎么不想 结婚 ? 可 是这 是什 么时 候 , 说 这个 ? ⋯⋯” 过

了一会却又问对方 :“你呢 ?”

“我呢 , 我今年四十三岁。这是二十三岁的人做的事情。”

“你可不要⋯⋯”

“我要的是盐 !” 因为年青的那一个不说话 , 小头颅便接着又

说 :“可是你们晚会中一定有好些热闹节目⋯⋯”

年青的那一个忍不住了 , “什 么晚会 ! 那边 每夜都 摸黑 , 要

命 ! ⋯⋯再见 !”

那一个从竹林尽头窜入山沟中 , 即刻就不见了。小头颅却尚

在草丛中 , 向同伴所消失的方向茫然眺望着。

天边一角响了隐隐的 雷声。云 角已 黑 , 地 面开 始 动了 微风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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掠着草丛竹梢过去。

小头颅孤单沉默守在这 个潮 湿土 窟里 , 已 到了 第 九个 日子。

每日除了把过 岭 通 讯员 送 来的 秘 密 文 件 , 或 口 头 报 告 , 简 单 记

下 , 预备交给七区派来的同志带走 ; 且或记录七区特别报告 , 交

给第二次过岭者捎回以外 , 就简直无事可作了。带着一点儿“ 受

锻炼” 的意义 , 被派到这土窟里来的他 , 九天以来除了在天色微

明时数着遥遥的枪声 , 计算它的远近 , 且推测它的得失 , 是没有

别的什么可言的。

日头匆匆的落下时 , 沿岭已酿了重云 , 小头颅估计那一位必

从山沟爬到了长岭脚下 , 伏在大石后等候落雨 , 或者正沿着山涧

悬崖爬去 , 雷却在山谷中回环响着。忽然间 , 岭上响了枪声 , 一

下两下 , 且接着又一连 响了十 来下 , 到后便 沉 默了。 明白 显然 ,

那个年青人已被某方面游动哨兵发现了 , 而且在一阵枪声中把那

一个结果了。小头颅记起了先前一时年青人口传来总部命令中一

句话 ,“从长时期残酷斗争里方可见到一点光明。”

于是他设想“ 长时期” 的含义 , 什么是光明 , 向光明走去的

一路上。可见到些什么 , 还会出现些什么新事情 , 一串记忆爬到

了这个小小头颅中脑髓襞�最深处。

⋯⋯围城 , 夜袭 , 五千人 一万 人的 群众 大 会 , 土 劣的 枪决 ,

粮食分配的小组会议 , 特工团的解决 ; 又是围城 , 夜袭 , ⋯⋯大

刀 , 用黄色炸药作馅的 手榴弹 发疯 似的 抛掷 , 盒子、 手提 机关 ,

连珠似的放 , 啪⋯⋯一个翻了 , 訇⋯⋯一堆土向上直卷 , 一截膀

子一片肉在土墙上贴着。又是大会 , 粮食分配⋯⋯于是 , 交通委

员会的第七十一号命令 , 派 熊喜 到× ×第七 区第 九通 信处 服务 ,

先过××××处弄明白职务上的一切。

×××× , ××××× , × × × , × ×× , ×× × × ×× ,

×××××× !

雷雨沿长岭自南而北 , 黄昏以前雨头已到了小阜附近 , 小头

颅缩回土窟中时 , 借着天空微光尚看得见土窟角隅一堆红薯的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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廓。小头颅想起了那个被年青人一脚踢到草丛里的红薯 , 便赶忙

爬出土窟 , 来搜索它。

×××× , ×× , ×××××。×××××× , ××××。

大雨已来了 , 他想 : “ 倒下 的 , 完事 了 , 听 他腐烂 得了。 活

着的 , 好歹总还得硬朗结 实的 活下去 !” 摸 摸自己 为 雨点 弄湿 的

光头 , 打了一个 寒 颤 , 把 捡收 的 红 薯向 乱 草 丛 中 那个 土 窟 窿 抛

去 , 自己也消灭到那个土窟里 , 不见了。

19 34 年 8 月 2 2 日载天津 《大公报》《文艺副刊》 95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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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   业

还不是忙的时候 , 局子里怪清静 , 人怪闲。新近接事不久的

长途电话局管理员大忍 , 坐在墙角隅 , 管着那个传递文明的古怪

机器 _ ———白瓷盘儿、铜条子儿、钉儿点儿、线儿丝儿 , 以及一

串小灯泡 , 心中纳闷。他有点睡眠不足 , 消化不良 , 又似乎正在

生谁的气。是的 , 他有点生气。一份新的生活压着他很沉重 , 很

紧 , 他为这个生气。他正在写他的日记 , 记载昨天下午一个兵士

打电话催烟款 , 和商贩相骂的一段情形。军人与烟贩合作 , 把毒

物派销到县里 , 商人照例得个二八回扣。到时烟款不能缴足 , 一

面急于要钱 , 一面无从设法 , 结果两面从电话里说不清楚 , 只得

破口大骂。———就是那么回事 ! 和这种事相差不多的 , 每天有一

件两件。

那日记上写着一片胡涂的言语 , 写了一段 , 他自己看看 , 很

生气 , 还打量继续写下去的也不再写了 , 就顺手把前些日子写下

的翻开来看看。

⋯⋯说不明白是什么气运 , 我竟会来到这小县分里作电

话局管理员。做这件事得有多大一个肚子 , 才装得下所受的

闷气 ! 这也是人干的 ? 纵横 数百 里内 牵上 从外 洋 来的 铜丝 ,

各处冲要地方装上这种复杂接线 机同传 话机 ; “ 哈�”, “ 哈

�”,“ 好呀”, “ 好呀”, 工程师 把“ 文明 利器” 装好 , 通 了

话 , 全无毛病 , 回省 城同 哇哇 洋行 办 交 涉分 回 扣去 了。 于

是这方面择吉开张。县长、传达、肉铺掌柜的、王三家跛子

01 沈 从 文 小 说 选 (下 )



老婆、娘娘庵尼姑 , 不拘哪一 位掏出 两角 钱 , “先 生 , 你 背

章程给我听 , 我要接⋯⋯”“我 这里只 八十 四个铜 子 , 少 四

大枚 , 先生 , 你做好让我几个钱 , 接一接 , 我少说句话吧。”

你要他自己读章程吧 , 不成 , 教育还不普及 , 王大娘不认识

字。你要把钱凑足数罢 , 可怜的事 , 宋三嫂子那八十四枚还

正是各处凑来的。衙门的事更不好办 , 接慢了 , 那县公署传

达会打官腔说你“延 误公 事”, 哪怕算 印 子钱 也是 公事。 还

有军队里大爷们的电话 , 一开 口就是 : “接 线的 , 你 妈个 东

西 , 耳朵被鸡巴塞住了 ?” 告他耳朵只是被嘴上的话堵住吧 ,

那就有数。好好的告 他 原 因 , 这 些 人 可 不 是 要 明 白 原 因 的

人。这是些日常挨骂挨打 , 立正站岗 , 剿匪骂娘 , 每月领三

块四毛饷项 , 毫无 正 当 职 业 , 古 里 古 怪活 在 中 国 叫 作 “ 副

爷” 的人物 ! 中华民国南北各省 , 有上百万这种人物 , 鬼知

道他们是怎么来的 , 对国家有什么用处 ?

这是训练人明白做中国人的一个真的大学校。我应当学

下去 , 我应当忍劳耐苦学下去。这职业将告给我中国是什么

样子 , 有些什么。想在中国活下去的人 , 得明白多数人如何

在那里活。⋯⋯

管理员大忍 , 还只是个年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 , 刚从省立高

中毕业 , 毕业后不即升 学 , 一脑 子事 业理想 , 一脑 子 工作 热忱 ,

一脑子书生气。恰好省里注重建设 , 长途电话网刚装好 , 公开招

考职员 , 六百人中拔取 三十名 , 那么 拔萃拔 优 挑出 来。中 了选 ,

才分发到这小县城来办事。多少人羡慕这个有保障有出息的好职

业 , 多少人希望这位置却抢不到手 !

事实上呢 , 这职业很可说是宜于为其他人歆羡的。如象那种

愿意在社会上多学点、 有勇气 准备 认识“ 人生”、而 又期 望将 来

用他的脑子同手过写作生涯的人 , 对这种人 , 这真是再好没有的

机会了。请想想 , 难道还有别的人比这个长途电话局管理员的耳

朵更有人生经验 ? 这是一个地方腐烂的灵魂交换总机关 , 什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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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话下流事瞒得过接活人 ? 什么新鲜古怪事情不知道 ? 尤其是那

几个衙门 , 凡关于衙门里的玩意儿 , 纳贿 , 舞弊 , 以多报少 , 作

奸犯科 , 打官司讨价还价 , ⋯⋯一切不名誉而在目下中国又公认

为极其自然的种种事情 , 需要由电话中打商量办交涉的 , 谁都明

白这事瞒天瞒地 , 可不能瞒电话局的办事人。

也就因此 , 一县里各机关全愿意同电话局要好 , 把电话局办

事的当做个心腹知己 , 对管理员虽时常一面无理麻烦 , 一面还是

客客气气。

至于平民 , 则这些人正因为无知识 , 还不配使用这个文明利

器 , 虽事事同管理员打麻 烦 , 然而 对于 管理员 也怀 了 一种 畏惧 ,

正如同他们对 于 邮 政局 电 报局 的 办 事 人员 一 样 , 不 怕官 , 只 怕

管。电话局虽两毛钱一回给他们传话 , 却可以管住他们说话。用

“没有空线” 和“时 候到 了” 对 抗那种 好麻 烦人 的人 , 不 管你 是

乡巴佬或是城里人 , 奈何他不得。使电话局职员束手的是兵 , 但

兵的事情却全盘在电话局管理人手里。

这管理员想起昨天军队剿匪的报告 , 心里大不舒服。看看时

间还差三点多 钟 方 有生 意 忙 , 就 走 出 了办 事 室 , 到外 面 去 看 看

街。电话局对面一家面粉 铺 , 一个 大胖 子掌柜 站在 一 张板 凳上 ,

小学徒扶着凳脚 , 正准备作周年纪念大减价的纸招。凡个无事混

的闲汉子 , 皆在街上袖手看热闹。街东有一个水塘 , 一个妇人正

赶鸭子过街 , 似乎送鸭子下水。一个穿灰军装的副爷忽然从弄里

跑出来 , 装作很惊讶的神气 , 对那五只鸭子看了一会 , 看中了意

后 , 又看看妇人 , 估计出了办法 , 便很勇敢的大踏步走过去追赶

那鸭子 , 一面说 :

“嗨 , 老子哪里不找 到你 , 你 这扁 毛畜 生 会飞 , 居然 飞到 这

个地方来了 !”

妇人一看情 形不 对 , 就 跟着 兵 士身 后追 数 : “怎 么 , 怎么 ,

副爷 , 你抢我鸭子 ! 不成 , 这是我的 !”

兵士眼尖手快 , 其时已捞着一 只白毛 鸭子的 颈子。“ 这是 我

的 ! 你偷我的鸭子 , 我要问你个收买赃物的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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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人尖声的大嚷 : “ 不成 , 不成 , 副 爷 , 你 不能拿 走 , 这 是

我的 ! 我亲手养大的 !”

那兵士也便同样大声嚷着 :“你养大的 , 是你肚子里养大的 ?

你个婊子婆娘 , 偷了我鸭子 , 还说谎 , 同我过东岳宫去 !”

东岳宫是十殿阎王的衙门 , 如今却正驻扎有川军四十五军百

×十团队伍。妇人稍稍愣了一阵 , 那兵士趁机抱着鸭子装着气愤

不过 , 却走去了。妇人于是坐在塘边地上幽幽的哭将起来。看热

闹的汉子走过妇人身边去 , 知道是怎么回事 , 有些还笑笑的。妇

人拭去眼泪 , 却和 一 个 熟人 说 起 这 件 事情。 熟 人 怕 事 , 看 看 四

边 ,“嫂子 , 算了吧。鸭子又不会说话 , 到衙门找包公也不济事 !

戏台上包公可不管我们城里事情 !”

电话局那一个也走过妇人身边去 , 妇人却不哭了。有谁开口

问 :“这鸭子可真是你的 ?”

妇人说 :“怎么不是我的 ! 五只一伙儿 , 可不是一模一样 !”

“是你的你去要回来 ! 上衙门喊冤去 !”

“我去 , 他们会打 我踢我。 我怕 他 们打 我。算 了 , 青 天白 日

见鬼。” 妇人仿佛用宿命观安慰着自己 , 一面便轻轻的骂着 :“ 粮

子上人全是抢匪、强盗、挨刀砍的、枪打的 !” 接着且扬起响竿 ,

口中喽喽喽喽赶着那其余几只鸭子下塘去了。

电话局管理员本预备问 问妇 人 , 见妇 人情 形便 不 再说 什么 ,

就走回局里去。

回到电话机旁时 , 他心里想 : “ 这女子 一定 是个土 娼 , 夜 里

兵士抱了鸭子来睡觉 , 占了便宜 , 大白天又把鸭子捉回去 , 不然

岂有大白天抢鸭于的道理。”

看看时间还早 , 心中为先前一件事情很不愉快 , 终想走出去

问问那个妇人 , 鸭子究竟 是被 兵士抢 了 , 还是 她先 抢 兵士 鸭子 ,

到后方被兵士用武力索回。一到局门外 , 便见着辛夷集乡长 , 正

骑了匹健白乌云盖雪大骡子来到局门前。两人原认识一面 , 管理

员大忍还不曾开口 , 乡长就在骡上欠身打拱说 :

“先生 , 早 , 早 , 早 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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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乡长您早 !”

乡长一下了骡子 , 又说 :“麻烦 , 请接接我们集里。”

线接好了后 , 乡长叫集里师爷说话。电话局那一个才知道这

个乡长是昨天上城来报告集里有个青年土匪李三 , 请派队伍去捉

匪的。军队大清早就出发了 , 一个大队长 , 两个副队长 , 一百二

十名副爷。这乡长认真办事 , 还嘱咐师爷队伍由他招待 ! 这不是

儿戏 , 一百二十人的食量 , 实在可观 !

电话打过后 , 乡长说说天气人事 , 匆匆跨上骡子赶回辛夷集

去了。电话局管理员大忍望着乡长牲口后跟了两个乡下人 , 挑了

那两大担粉条肉菜 , 便自 言自语说 : “ 积点德 , 让 这个姓 李的 走

路 , 不是省事多了吗 ?” 他知道 队伍 一出发 , 不止 乡 长办 招待 是

件平民费钱的 差 事 , 到 后 还有 那 个 报 告 , 那 种 由 电话 传 递 到 上

峰 , 照例夸张不近人情的 战事 报告 , 结 果才到 凯旋 献 俘那 一套。

这一切都俨然有个公式 , 不可免的 , 人人熟悉 , 早已当成惯例安

排。因为一切是“ 习惯”, 所以极少有人怀疑。

到了下午 , 辛夷集电话果然来了。大队长的口气 , 叫接县公

署。虽把线转接县政府 , 局里的办事人还是一一听得分明。这报

告尚得局里抄录一份 , 备留案存查。

“⋯⋯该李三率领 匪众 , 顽 强抗 拒 , 经 我 士兵 不顾 生死 , 奋

勇上前 , 将其擒获。余匪五名见势不佳 , 才各向⋯⋯逃去。经过

此激烈战役 , 共用去子弹约六百粒 , 坏拉筒枪一支 , 我部队幸无

伤亡⋯⋯”

一会儿 , 县公署的电话又接专员公署 , 县长同专员说话。

“⋯⋯一闻报告 , 职即亲 率部队 下乡 ⋯⋯ 共耗 费 子弹 约一 千

粒。”

抄了三次同样报告 , 不到的说到 , 没有的说有 , 战事既越说

越厉害 , 子弹耗 费 也就 越 说越 多。 无怪 乎 报 上 说 这些 国 家 公 务

员 , 剿匪那么认真 , 下乡那 么勤 快 ! 地方 如果 没有 这 些保 民官 ,

还不知会要⋯⋯

第二天 , 耳根一撮毛的大队长 , 最先来到电话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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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辛苦 , 辛苦 ! 队长下乡辛苦 !”

“哪里话 , 应该的。地 方上事 不办 行吗 ? 你们 这 边倒 真是 辛

苦 ! 这局里做生意营业 , 乡下人打麻烦的事多咧。又得作军事方

面的⋯⋯”

官话打完后 , 接着才说一点私话。

管理员大忍问 : “队长 , 那土匪 怎么的 ? 听人 说是个 了不 起

的飞檐走壁之徒 !”

“唉 , 兄弟 , 别说了 , 什么 张三 李 三 , 飞 檐 走壁 好 本领 ! 一

个逃兵 , 一个瘪小子 , 就只那么一个瘪小子 , 不知打哪儿发了顺

水 , 冒得两杆盒子 , 回到家乡来避风。既从不在本乡犯案 , 也就

想不到会有人卖他的水。直到队伍把庄子围上时 , 这小子还呆呆

的在秫秸上 晒 太阳。 这 种逃 兵 多 的 是 , 本 地 不 做 案 , 有 什 么 亏

心 ? 嗬嗬 ! 来了 , 小子明白有人走水 , 队伍是来弄他的时候 , 就

向秫垛上爬过墙去 , 好 的 , 两杆 盒子 上了红 槽 , 拍 拍 拍动 了手。

这不容易办吗 ? 一百二 十个对 一个 , 活捉张 三 , 水 缸 里摸 田螺 ,

还费事 ?“好 兄弟 , 不要 火 , 寨子 围上了。 把盒 子丢下 来 , 有 话

好说。都是出门人 , 我们 不会 难为 你 !’ 这 小 子看 看 , 当 真围 上

了 , 人识相 , 两杆盒子全抛下来了。人缚好了后 , 拴在马槽旁痛

打了一顿 , 杀杀威风 , ⋯⋯周乡长说 :‘队长 , 队长 , 辛苦辛苦 ,

这两支盒子留 下 来 , 我 改 天另 外 呈 报 县里。 这 是 一百 二 十 块 洋

钱 , 弟兄喝茶。你我好哥 子弟 兄 , 那 个那 个好 说 话。’ ⋯⋯ 事 情

就办完了。”

“多大年岁 ?”

“二十二岁 , 好一条汉子 !”

“解上城里来了吗 ?”

“嗨 , 解上城来干 吗 ? 我问 你。押 上城 里 来 , 那 一百 二十 块

钱是做什么用的 ?”

“那你们报销子弹 ?”

“一共打了五夹半。”

“嗨 , 就那个了吗 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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